
NEW SUPPLEMENT

1.发送至邮箱：xinfukan2@126.com
2.下载现代+APP，进入文化+频道
青石街专区，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青石街投稿方式

顺路
□南京 萧城

号1715

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
NEW SUPPLEMENT

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
烟火人间，百姓情长，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生活中的新陈代谢
□四川广安 刘凤鸣

我有一个习惯，隔一段时日，便会
坐下来慢慢清理书桌的抽屉。里面堆
着经年积攒的零碎：早已失效的票据、
搁置许久不再用到的卡片、笔尖凝住墨
水的旧笔，还有当年舍不得丢弃，如今
再读只剩怅然的字条。从前总怀着一
丝侥幸，觉得留着，说不定哪一日便能
派上用场，任由它们层层叠叠挤在一
起，待到寻一件要紧物件，总要翻遍许
久，找得心烦。直到沉下心一一甄别，
才看清，许多的“舍不得”，不过是心头
一点虚妄的执念。该放下的，便轻轻归
入垃圾袋；余下珍贵常用的，妥帖归
置。抽屉清爽了，心情也跟着舒朗。

虚拟的方寸之间，亦是同理。手机
与电脑用得久了，缓存、零散截图、过期
文档、久不点开的应用软件，无声蚕食
着存储空间。最初看见内存告急的提
示，我只随意删几张照片敷衍过去。后
来耐着性子慢慢甄别：无用的截图删
去，值得留存的文档分门别类归档，那
些再也不会启用的软件，干脆卸载。当
设备重新轻快起来，我才悟到，过载的
信息、庞杂的存档，恰似蒙在心上的尘
埃，日积月累，悄无声息地耗损心神。

最难清理的，其实是藏在心底的东
西。人世行走，难免留下遗憾、争执，还
有许多落空的期许。这些像柔韧的藤
蔓，悄悄缠绕在心底，每每安静下来，便
悄然翻涌，搅乱心绪。从前，我总在旧
事里反复回溯，纠结对错，被已经远去
的人和事拖住脚步。如今学着定期拂
拭心绪：已然定局的过往，不再一遍遍
复盘；无谓的纷争，不再暗自伤神；旁人
无心的话语，不再反复揣摩。

这便是生活中应有的新陈代谢，想
要过清简的日子，理当如此。一次次的
梳理与放下，慢慢养出一份向阳松弛的
心性。不再执着囤积，不再困于过往，
学会取舍，懂得留白，让空出来的心，从
容接住当下的晚风与明天的晨光。

有一年出差青海玉树，事情办好
后，即奔赴机场回家。当我到达登机
口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播报因为天气
缘故延误的消息。登机口前，大家认
识的、不认识的围在一起叽叽喳喳，
埋怨不已，却又无能为力。又过了
大约几十分钟，广播里直接传来了
取消今日航班的消息。满目的摇头
无语，都在寻求继续在玉树安顿好
自己。我也跟着大部队离开登机
口，同时又只好电话尚未回到家的
玉树的朋友，麻烦他再开回来接我。

机场出口，都是叫车等车的，三
三两两，表情各异，朋友的车来了，
我和他相视而笑，就在我准备登车
的时候，突然看到登机口前坐在我
旁边的一个青年小伙儿也站在那
里。我就主动问他去哪里，要不要
顺车搭他一下。出门在外，谁不想
有个方便和帮助呢？他没有诧异，
问我方便吗？他也是回玉树城里，
同样的终点。我说那就一起走吧，
顺路，不麻烦。

在车上，我们随便聊聊天，打发
着路上的时间。他说他是来看虫草
的，在内地做生意，不定期经常来玉
树。他说我就听着，反正还没到城

里，有的是时间，不说话，陌生人之
间会多尴尬呢。他说他是跟着父亲
离开家乡做生意的，我就随口问了
一句：你老家哪里的？没有想到的
是，我和他竟然是老乡！顿时关系
变得紧密起来。他、我、开车的朋
友，无不感到惊讶！虽然不是故知，
他乡遇同乡，不也是一件值得开心
的很偶然的事吗？随之，我让开车
的朋友帮助他联系了住宿的地方，
他很感谢，还彼此加了微信……

玉树一别后，我和他再也没有
一点联系，极偶尔，就是在微信朋友
圈里，瞥几眼他进的高货，如此而
已。可是作为玉树高原的这次顺路
遇到同乡的一幕，倒还是经常浮现
上心头，为这样的巧遇啧啧称奇。
试想，如果没有我这主动一问，就不
会偶识同乡，玉树于我，自然也就少
了这一小段回忆。都说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在你主动帮助关心他人
的时候，天意是不是也会回报你
呢？这些回报越多，是不是会让彼
此的人生增添越多的美好呢？人生
如旅途，如果能顺路搭把手，何乐而
不为呢？玉树高原可以重访，人生
之路只是单向。

菜地边上的荷塘
□安徽黄山吴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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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剪子抢菜刀
□高邮姚正安

因为一家书店
□南京 李贤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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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一大早，去附近的一家酒店吃早点。到
门前，远远地看见门一侧，有一位磨刀的老人。
身边有一个广口布包，有一只小喇叭，小喇叭打
开，传出“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老人真聪明
啊，录好了，一遍遍地循环播放，不需要口干舌燥
地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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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吆喝声，太熟悉了，思绪一
下子回到六十多年前。

我们村上有一位以磨剪子为生的
单身汉，那时候也就四十岁上下。他整
天扛着一条长长的板凳，板凳的前端是
固定的磨刀台，凳腿上绑着一个小铅皮
水桶，板凳的后头挂着一只黑色布包，
走几步喊一声“磨剪子喏——抢菜刀”，
后面三个字间隔很长，拖音也挺长。一
年三百六十五天，雨雪如此，风霜如此，
前后几个村的街巷中，总也回荡着他的
声音。有一两天听不着，人们便相互打
听，“磨剪子的”去哪了。

磨剪子的，姓姚，名长音，大人小孩

都唤他姚长音。妈妈曾说，姚长音身世
很苦，生下来没几岁父母就因病去世
了。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姚长音到
江西做过伐木工人，终因身体单薄，体
力不济，回了老家。曾学过木匠、鞋匠，
但因学不进去被师傅赶出师门。村上
的老人背后嘀咕，没有学手艺的脑子，
乖乖地在生产队做生活，不是蛮好吗？
也真是怪了，他就是做不了生活（农
活），罱泥、夹渣、挖墒、挑圩、栽秧、薅
草，什么都不会，让他做，也是活折皱。
时间长了，生产队也不再强制他做生活
（农活）。他整天像一只单头鸭子，漂浮
在水面上。

后来不知向谁学会了磨剪子。我
记事的时候，他就是磨剪子的。他磨剪
子与别人不同，不说价钱，随主家给，如
果实在没有钱，给一碗饭粥也行。用他
的话说，一个人，要多少钱做戏（做什
么），嘴管过去就行了。

在村里磨剪子，身边少不了三五个
七八个小孩围着。他知道小孩为什么
围着自己，忍不住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掏

出几块糖或者几分钱分给孩子们，孩子
们拿到糖或钱，呼地一下，如小鸟般散
去了。过些时候，看不到小孩，他会自
言自语：小猴子（老家人戏称小孩为小
猴子）上哪去啦？他很乐意被小孩子们
围着。

姚长音个子高高的，皮肤黑，佝偻
着腰，走起路来，双腿好像抬不起来，鞋
子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日复
一日缓缓地行走在大街小巷中，发出

“磨剪子喏抢菜刀”的叫唤声。
他住的房子很小，还算干净，一到

节日，村里人都请他到家里吃饭，他不
愿意连累别人，说，人老了，眼泪鼻涕
的，到别人家里不好。村里不少人就送
点好吃的给他。他不小气，也不白吃别
人的。逢上人家有大事、难事，他都包
上三五块十块八块送上，救救急。

七十五岁那年冬天，姚长音因着凉
发烧了两天，就走了。村里姚氏族人用
他积余的钱办理了后事，多下的钱交给
了村里的养老院，给老人们改善生活。
当事人说，这是姚长音临终前关照的。

我第一次去先锋书店五台山总
店，是2019年冬天。那年来南京出
差，白天在珠江路一带跑客户，被拒
了三次，晚上不想回酒店，跟着导航
拐进广州路旁的小坡，人防工事的门
洞里透出暖黄的光。

入口不长，走下去却像进了另一
条街。那天我背着电脑包，鞋底还沾
着江北的泥，站在那儿突然就不想走
了——不是因为“美”，是因为安静得
有底气。

我在哲学区蹲了快一个小时，从
加缪摸到汪曾祺。最后抽出一本《人
间草木》，扉页没写字，封底标价28
元。我那时候月薪刚够还房租，还是
买了。收银的姑娘没推销会员卡，只
说：“这边可以坐，喝水自己拿纸杯。”
我找个角落坐下，把白天被客户挂掉
电话的窝囊，一页页读软了。

后来调来南京工作，先锋成了我
的“城市坐标”。周末不想社交就去
五台山店，先绕文学区，再去南京主
题那面墙，《南京传》《格非的南京》
《拉贝日记》换着翻。有次下雨，店里
人不多，一个穿校服的男生在抄北
岛，一个老太太坐在文创区剥橘子，
空气里是旧纸、橘子皮和咖啡混起来
的味道。谁也不认识谁，但都很自
在。这种自在，是大商场给不了的。

2023年朋友来旅游，非要去看
“网红书店”。我带她去五台山店，她
举着手机拍了半天，忽然放下手机
说：“你别躲镜头，你坐在那儿翻书的
样子，才像在南京生活。”她一句话把
我戳醒了——我确实不是爱打卡的
人。我喜欢的是：有一次加班到十
点，冲进店里只剩十分钟打烊，店员
没赶我，指指新到的一本《夜航西飞》
说“这本你肯定喜欢”；是跨年那晚，
我在明信片角写“愿明年少被拒绝”，
后来真换了份不那么狼狈的工作。

我也网购书，便宜，第二天就
到。可网购没有“撞见”：你搜书名才
会出现，不会在转角被一本封面丑丑
的《城市与狗》拽住；没有店员随口一
句“这本比那本耐读”；也没有陌生人
跟你挤一张小桌，各自丧着，又各自
被文字托住。

我现在跟人介绍南京，不先说夫子
庙、玄武湖。我会说：你去五台山体育
馆后面那个地下书店坐半小时。要是
还慌，就翻《人间草木》；翻完还不想走，
那你大概率是真的来南京了。

一家书店也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它能救一个刚被生活驳回的人。
对我而言，先锋不是景点，是南京替
我留的一盏灯。我从那盏灯底下走
出来，才敢说：这座城，我不是路过。

菜地边上有一片荷塘。生于暮
春，荣于盛夏，衰于深秋，枯于隆冬，
荷的一生在池塘里演绎。

盛夏时节，菜地里的菜干渴难
耐。去荷塘舀水，荷叶下浮萍点点，
铺满了水面，轻轻撇去，怕惊扰了荷
的梦。夏天将尽时，荷塘里热闹起
来。挖藕的人弓着身子，泥腿在藕
塘里慢慢移动，深藏在淤泥里的莲
藕被一节节掏出，洗去泥水，瞬间白
白净净。黄绿斑驳的荷叶略显沧
桑，花瓣一片片脱落，掉在荷叶上，
落在水中间，莲蓬由绿变黄由黄变
褐，莲子也日渐成熟，荷梗仍努力地
伸直腰杆，生怕莲子掉落。

深秋的荷塘，原本被荷叶遮住
的水面越来越宽，荷叶大半被采藕

人踩入了泥里，不多的荷叶被秋风
吞噬得只留叶脉，倒挂在荷梗上，紧
缩着身子，在风里舞蹈。阳光穿过，
映在水面之上，如画。荷梗日渐消
瘦干枯，仍孤傲地立于荷塘。

寒风起时，荷塘里看不到一点
荷叶。高高的荷梗一截截矮去。风
霜无情，荷梗在拼尽最后一点力时
倒在水面，身子骨硬得即使腰折也
依然立于水面，一直可以坚持到来
年春暖花开。

冬日的荷塘，就是一幅天然的
画。残荷或高或矮，不规则地立于水
中，安静的水面如同一面镜子，枯荷
倒映在水中，长长短短的线条，形态
各异的轴对称几何图形构成了一幅
幅韵味十足的中国画，简约、灵动。


